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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元曲, 是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瑰宝。这种特有文学形式的音

乐性直到今天还在世界文化之林中闪

耀着无可比拟的光辉，原因之一是它们

有着严格的格律。这种格律的本质是

什么？应该说，除了它们丰富的内涵,

还有汉语语言的韵律美。同是格律，词

宽于诗，曲宽于词，应该是有共识的。

本文就词曲的格律做一点粗浅的探讨。

词始于唐代或更早。清人

毛先舒谓：“填词缘起于六朝，显

于唐，盛于宋，微于金元。”

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词是怎样产生

的呢？笔者认为，词脱胎于诗，就是长

短句的诗，但它最早产生于民间，词是

可以“唱”的。现在多认为李白的《菩萨

蛮》是最早的词。实际上，《竹枝词》的

产生远早于李白。劳动者在田野里一

边干活，一边随口哼唱着“口唱山歌手

插秧”之类的“自来腔”。这种形式感动

了文化人(城市人)，于是，他们也学着寻

这种乐子，“词”便应运而生。

词牌是什么？词牌是演唱曲调的

代号，很多源于古乐府。慢慢地加入了

文人的创作。李白看见西域过来的女

子梳着高高的发髻，唱歌跳舞，便写下

一首可以演唱的“长短句”，起了个名字

叫《菩萨蛮》。所以，那时的诗人是把

“词”称作“诗余”的。词牌只是作为曲

调的代号，便于传颂记忆。词的内容与

“词牌”毫无关系。也许正是李白创造

性的劳动，于格律诗之外肇开了“长短

句”的一代新风。到了中晚唐时期，词

的创作已经流传甚广。

赵宋兴替李唐，文化人面对唐诗的

高峰无法逾越，就另找幽径，出现了“以

学问为诗”的现象。北宋文人的诗，特

别是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追求

“无一字无出处”，在形象化、生动性上

和唐诗的风格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

由此而全面否定宋诗的成就，说“宋人

不懂得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则不

免片面。南宋的江湖诗派诗人写了那

么多优秀的田园诗、悯农诗，其影响是

跨时代的。但他们不可能不受到“词”

的冲击，他们也写“词”。同一个人写的

诗和词完全是两副面孔。在诗中，他们

说文论道；而在词中，他们才是有血有

肉的“人”。那“长短句”中的情爱、幽

思、闺情、哀怨、叹息、相思……都是真

真切切、非常感人的，如范仲淹、欧阳

修、王安石、陈与义等。

北宋初期，统治者推行休养生息政

策，社会稳定，生产发展，手工业和都市

生活紧密相连，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经

济上的活水带来了清新的文化生活，

“书会文化”应运而生。一些底层的文

化人和落魄的知识分子可以任意地写

一些唱词，让艺人在城市的茶楼酒馆里

歌唱，寻乐趣、混生活。对于这些新创

作的唱词,他们分别取上一个或雅致、

或通俗的名字，以便存储在记忆之中，

或传世、或自珍，重复使用。这便是“词

牌”的由来。这些由书会文人和卖唱艺

人合作的群众性创作，极大地拓展和丰

富了宋词的天地。

词这种文学形式显于唐而盛于宋

是有根据的。五代时期, 词已经有很

大的发展。《花间词》 收集了 18位作

者，74个词牌，500多首词作。到了宋

代则词家辈出, 从宋初的范仲淹、张

先、宋祁到苏轼、王安石、晏殊、晏

几道、周邦彦、贺铸，再到南宋的陆

游、辛弃疾、范成大、陈与义、姜

白石、吴文英、张炎……都创作了很多

优秀的词章。宋词的数量是难以精确

统计的。《全宋词》收录的作者有1400余

家，20800余首。这当然还远不是宋人

的全部词作。

唐、宋二代并无词韵专著。

宋代大大小小的词作者随心所

欲地用他们的创作拓展着词的

领域。至于“词牌”的确定大致有几种

情况：

一是乐府中的古曲。中国古代音

乐因为没有记谱方法，完全靠乐工心传

口授才得以流传。唐代《教坊曲》保存

了322支乐曲的题名，宫廷乐师有一种

简单的符号犹如天书, 谁也看不懂，必

须带腔传授方能哼唱(后来的“工尺谱”

也是这样，不带腔传授是读不下来

的)。所以,教坊的古曲有牌无曲,只有

很少的部分保存在民间乐工的心里。

比如《乌夜啼》《昭君怨》《梅花引》《长相

思》等。是宋人用乐工熟悉的乐曲填新

词演唱，广为流传后遂成词牌。

二是前人的名篇名句填上新词演

唱, 敷衍成词牌新作，如《如梦令》(唐庄

宗)、《诉衷情》(韦庄)、《更漏子》(温庭

筠)、《忆秦娥》(李白)、《虞美人》(项羽)

等等。这些词牌的曲调实际上还是当

时的乐工谱写的。

三是词坛“大腕”自己创制新词，自

命词牌。如秦观的《醉乡春》、晏几道的

《与团圆》、黄山谷的《瑶池燕》《望江

东》、姜白石的《暗香》《疏影》等。他们

写好新词，自命词牌，找有能耐的乐工

谱上乐曲，到茶楼酒肆演唱。如果受到

欢迎，其他词人就会用这个词牌的曲谱

去“填词”，这个词牌就定型了。这种创

作方式拓展开来以后，词牌就在流传中

不断地丰富起来。

至于词的格律，当时是比较宽松

的，“词宽于诗”当是事实。那时的词作

者们大致有约定俗成的共识：一，韵脚

平仄通押。这就比诗韵宽松了许多；

二，句式活泼，长短句相间。创作中比

格律诗方便；三，音节跳跃，即每句中只

要平仄有序即可；四，谐于音律，便于演

唱。

上述四条就是“宋词四律”，其他好

像倒没有什么“词律”的束缚。当时很

多词牌被“摊破”便是最好的证明。这

大概就是宋代词人的创作规则。

宋词之后，一种新的文学形

式登上历史舞台, 这就是元曲。

元曲受宋词的影响很深，从格律

上说就是“曲宽于词”。

元代民族矛盾尖锐, 经济上破坏

空前,文化人从整体上陷入悲惨的境

地，前朝非常吃香的文学形式不被统治

阶级待见。在元代，诗界凋零, 诗人留

下痕迹的仅元好问与党怀英。他们其

实都是由金入元的，而且入元不仕方能

硕果仅存。于是,高雅的文学形式萎缩

殆尽,文学之河迅速流向通俗的艺术形

式，与民间的娱乐活动结合，变成一种

演唱的文娱活动，这便是“元曲”。

元曲分为“杂剧”和“散曲”两大

类。“杂剧”由唐代的“参军戏”演化而

来,在元代到达它的鼎盛时期, 产生了

王实甫、关汉卿、汤显祖这些伟大的作

家，也产生了《西厢记》《窦娥冤》《梧桐

雨》《汉宫秋》等伟大的戏曲作品。这是

中国戏剧成熟的标志, 兹不赘述。本

文仅止于散曲。

散曲双分为“北曲”和“南曲”。北

曲起源较早，金代时就在北方流行，它

无疑产生于民间。请看看这些散曲的

牌子吧：《耍孩儿》《四块玉》《寄生草》

《山坡羊》《白鹤子》《七兄弟》《端正好》

《斗鹌鹑》……不是捆高粱秆儿、扒马粪

蛋儿的主，能想出这些透着泥土香味儿

的牌曲名字吗？这些初始于民间的曲

子，受到文人的青睐,便融进了新的内

容，在市民阶层得以广泛流传。

散曲分“小令”和“套数”。据唐主

璋先生统计, 元人小令的牌曲有 112

支；《全金元词》收集的词作有 3853首

(一说有4300余首)，至于元人小令的格

律也是唐先生的研究成果。他的《元人

小令格律》是近代的出版物。

元代的作者在格律上不甚讲究。

如果再深入到杂剧中认真比较一下“套

曲”就会发现：同是一支《普天乐》，关汉

卿写的和卢挚、滕斌、鲜于必仁、张养

浩、赵善庆、张可久、徐再思、王仲元、张

鸣善写的在“格律”上都不完全一致，甚

至同一人写的(如鲜于必仁)，这一支和

那一支也有差异。这还不足以说明元

人创作牌曲是高度自由的吗？

今天，诗词爱好者大都爱写

宋词，也爱写点元曲。特别是赵

朴老的《某公三哭》之后，很多业

余作者都喜欢元曲那种宽松、潇洒又略

带幽默感的形式，极愿一试。这原是大

好事。但由于某些因素的误导，也出现

了一些不良倾向。其中之一就是死抠

“格律”。一些非主流的“评奖”“教学”

中就出现过个别自以为是的“权威人

士”用“不符格律”指责业余作者的作

品。他们不知道,元人在创作时是没有

什么“格律”束缚的。还有一些诗词爱

好者也会在自己创作元曲的题目前注

上“南吕”“中吕”等字样，但“中吕”“南

吕”是什么他并不清楚。

“中吕”“南吕”“正宫”“双调”等都

是戏曲音乐的术语。当时注明这些术

语是说这里要唱一套牌曲。比如“中吕

宫”的曲牌联套就有从“粉蝶儿”到“朝

天子”十支牌曲。这些与我们今天的写

作毫无关系，你写上“中吕”二字有什么

意义呢？

在诗词教学中, 把“格律”当成金

科玉律、奉为圭臬是有点舍本逐末、刻

舟求剑之嫌了。笔者对于古典文学从

小爱读，到现在还在不停地学习。要说

体会就一条：学诗要学它的精髓，三个

字：“诗言志”。规矩要学，格律要懂，要

真懂不要假懂。“诗言志”是“核心”，是

“灵魂”，是树根树干；格律是形体，是树

枝树叶。两者缺一不可，但要有主次。

刻舟求剑的学习方式害人不浅。

传统词曲中的格律
■彭明道

1

2

3

4

李少君最近推出的诗集《海天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收录了 107首近作，
标志着作者更为彻底地回归了中国文

化的自然性，其中的前 106首诗均是和
“自然”进行的对话。作者明确将自己
的身份界定为“一个有背景的人”（这
个背景就是大自然），这意味着，他试图
借助诗歌这一文体，向现代社会寻求人
的自然栖居地。

不过，这种童话式的吟唱毕竟和“当
下”是有距离的。于是，他通过最后一
首，也就是第 107首诗——目前而言他
创作的最长的作品《闯海歌》，一下子将
《海天集》的主题调整到“现实”的平台
上。这首诗表明，尽管他在赞美、歌唱，
但丝毫没有逃避现场、逃离社会，而是将
个人的神经末梢扎入时代的脉搏之中。

一方面，李少君继承陶渊明、王维
等前贤的风格，将身心与山水统一起
来，构建起一种内在的、旷达的自然之
境；另一方面，李少君深受《诗经》和杜
甫等诗人的影响，构筑起现实主义的诗
歌殿堂。

李少君标举的自然，某种意义上区
别于陶渊明式的寄情自然，即不仅仅将
自然和“情感性”书写等同起来，而是更

倾向于一种“思想性”书写。自然不是
诗人咏叹的对象和目的，而是通过它将
个人的思考引向精神层面，进而创造出
自身的时空世界：自然退居第三位，个
人位居第二位，而生命、时间和命运则
成为主体和主题——让自然通过“心”
的呈现，从而诞生一种新的美学意境。

李少君将诗歌视为一种“心学”是
有重要范式意义的。在李少君的视野
中，诗歌是“知行合一”的最佳载体，只
有经由诗歌，个人才可以能动地重建与
世界的关系，才可以成为一个君子——
孔子一生执着追求的正是“学为君子”
之道。《论语·阳货》记载：“子曰：‘小子，
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
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
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迄今为止对
诗歌功用最精当、最完美的表述。

如果我们不过于咬文嚼字，将会
发现孔子虽为儒学的集大成者，却把
诗当作一种抒情浪漫和表意现实相统
一的有机系统。李少君一面低吟“林
子里有好多条错综复杂的小路/有的

布满苔藓，有的通向大道”（《在北方的
林地里》），一面高唱“那一年，最流行
的口号：为了梦想/那一年，最激动人
心的观念：实现自我价值”（《闯海
歌》），就是试图在诗歌中寻求个人和
现实的统一。

李少君是改革开放时代优秀的弄
潮儿之一，大学甫一毕业，这个饱饮湘
江水的三湘子弟即投身海南，建功立
业。那时候，海固然是淳朴的、美丽
的，更是原始的、粗粝的，还和岩石、贝
壳以及渺无人迹的沙滩紧密联系在一
起。海，即是李少君的故乡，也是他的
异乡。不过，如果仅仅如此理解“海”
这一意象之于李少君的意义显然过于
肤浅了。在李少君的诗歌中占了相当
篇幅的“海”，是李少君“填”出来的“人
工之海”。也就是说，“海”是李少君创
作的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个博大、宽
容、澎湃、深邃的意象，既承担了无所
寄托、无所立足的现代性惶惑，也展现
了一种通达存在和玄思的终极性思
考。同时，“海”在金钱、流俗主宰的当
下，还蕴含了包容一切又洗涤一切的
博大形象。

正是经由李少君的提炼，“海”成为
一个全新的精神概念，成为和“心”一样
包容、统摄草根性和自然性的宏大镜
像：“我是有大海的人/我的激情，是一
阵自由的海上雄风/浩浩荡荡掠过这一
个世界……”做一个有大海的人，真
好！而能真正写出大海的诗人则会成
为新时代诗歌的象征性人物，留存在新
诗的历史之中。

“心”与“海”的交响
—评李少君诗集《海天集》

■李 瑾

刘群编著的《贺龙元帅与统战》

（民族出版社），讲述了贺龙元帅从革

命战争中一路走来，总是以高超的智

慧、非凡的意志和英勇的斗争精神不

断开辟统一战线新局面的故事。该

书分为论文及故事两部分，全方位展

现了贺龙元帅在反袁斗争、北伐战

争、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

战争时期丰富的统战实践，对其统一

战线思想具体体现的六个方面加以

真实细致的概括和描写。本书还收

录了在张家界广为传唱的两个阳戏

剧本，体现出“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

龙元帅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

（张志军）

《贺龙元帅与统战》

讲述统战精彩

一个文化人，一辈子从事文化宣传
工作，受文化的滋养，自己又创造文化。
这就是尚弓先生。

让我从贺卡说起。
前些年，每到新年之际，无论人在万

里关山之外，还是同在一个城市之中，一
卡飞来，传递着友情和祝福。有一年，我
收到了一大摞贺卡，其中最多的是邮电
部门发行的有奖明信片；也有制作非常
精美的贺卡。在众多贺卡中，我最看重
的还是朋友亲手绘制的贺卡，虽显拙朴，
却透着浓浓的暖意和友情。这些自制的
贺卡中，尚弓老师的《山鬼图》别开生面，
尤令我喜欢。

这张贺卡的外面用的是极普通的旧
画报的封面，内里右边是尚弓老师亲制的
彩色版画《山鬼图》。一个头戴花冠，胸披
花环，长发随风的少女骑在一匹昂首欲奔
的老虎上，形态生动，大有隋唐壁画遗风；
左边则是他的跋言：“屈原《九歌》中之山
鬼为山林女神，常披瑶草琪花，乘赤豹巡
弋于河岳莽野，追寻爱情与幸福，维护生
态环境。兹逢戊寅虎年春节，吾突发奇
想，乃商请山鬼小姐改乘金虎出巡，为君
献寿赐福也。此举莫非浪漫主义之立异
标新乎？”最后是尚弓老师的谦辞：“版画
习作稚拙，自制贺卡粗陋，聊博一粲。”

贺岁不在贵菲，半尺素笺可托意，一
片红叶亦寄情。一幅《山鬼图》，在传递友
情之外，也反映了制作者的志趣才情，反复
展读，不仅觉得高雅不俗，而且颇具深意。
但愿威虎巡行，硕鼠窃贼匿迹，百姓得福。

大朴大雅大美。尚弓先生每年新年
都送我一张自制贺卡，给我一份友情、一
份惊艳、一份温暖。

尚弓是我的老上级，一个文化人中
的艺术多面手，一辈子生活在文化里。
他做事严谨，为人谦和，眼镜片后的睿
智，大智若愚般的微笑，遇事较真论理，
不随流俗的那份执着，给人印象深刻。
他是著名的杂文家。他的杂文，洞察世
情，小中见大，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近年他写了许多诗词，文辞犀利、独
具锋芒、颇有个性。2013 年年初，我对
尚弓老师说，诗人叶文福，出版了一本
《叶文福诗词选》，评价不错。他对诗人
的创作也极为关注，特托我向作者要了
这本书。2013 年 2月 5日，年已 80多岁
的尚弓老师读完叶文福的诗词选，夜不
能寐，中宵挥笔，写下了一首七律——

叶君喜乘黄鹤返，

千载白云扫霾烟。

忆昔新诗惊四座，

阅今绝律醉九原。

横眉权贵斥贪腐，

苦恋婵娟品睡莲。

屈子聂翁肝胆照，

楚囚凛冽啸苍天。

诗中，作者的立场、血性、肝胆，跃然

纸上。这是杂文家的诗，是诗的杂文。
他在咏叹别人，也在吟唱自己。

这个出生中原、一生热爱军旅的文
化人，待人极为真诚，平时爱哼几句戏
曲，手足舞之蹈之，表里如一，真情率性，
怡然自乐，恰似一个老顽童。他离休后，
常以绘画、书法和根雕自娱，偶以佳作示
人，露出孩童般的天真和欢笑。他的许
多“自度曲”，功底深厚，文采斐然，讽喻
时事，鞭笞丑恶，笔锋剔骨，议论剀切，亦
庄亦谐，颇具杂文风格。他的撕纸艺术
化腐朽为神奇，堪称一绝。装饰纸，包装
纸，旧报纸，旧杂志，在他的手指下，采取
撕、拼、叠、撒、镂等手法，制作成了平面
或半立体的艺术品，你面前就会出现鸾
凤和鸣、龙凤呈祥、鱼水谐欢的喜庆图
画。简单中有巧思，自然中见灵动。许
多报章都介绍过他独具一格、仪态万千
的撕纸艺术。他以撕纸手法自制的贺卡
分送给各位朋友，在离退休干部中传为
美谈。

尚弓老师淡泊名利，默居一隅，独守
清高，自造心境，生活在诗词、艺术和音
乐中。他老而好学，学而有成，已届耄耋
之年，还在学电脑、玩微信，不断接受新
事物，堪称我们的榜样。我衷心祝愿他
健康长寿，艺术心灵永远年轻。

他
生
活
在
文
化
里

—

读
尚
弓

■
喻

晓

作家胡世宗编著的 《我与刘白

羽》（春风文艺出版社），是一次追

忆前辈的文学感怀，也是一次对作

家风范和文学流变的深入思考。该

书以质朴而又灵动的记述方式，将

文坛前辈刘白羽的文学理念，以及

他在顺境和逆境中的人生态度一一

展现出来，让读者清晰地感受到刘

白羽“首先是个军人，其次才是作

家”的风范，领略到他深邃的文学

胸襟和激流勇进的人生哲学。书中

这些回忆既是对历史的致敬，也剑

指了当下，引发出许多关于作家人

格的思考，是一部有思想、有温

度、有品质的优秀作品。

（徐啊峰）

《我与刘白羽》

追忆文坛前辈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书与人

开阔视野，厚实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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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